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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佩宣 

 

 

摘要 

  支援教育是目前中國大陸地區積極推動的服務學習項目，多半提供大學高校

生進入偏遠地區，針對少數民族聚居地推動漢語教學服務，並且進行相關文化資

產的田野調查研究。這一次，我跟著四川大學的團隊，進到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

自治州中的一個藏族小村落，開展為期近一個月的服務學習，在當中，我認識了

藏族的文化藝術，如唐卡、藏醫藥、藏香、藏服等，以及在機緣巧合下參與了某

部分的藏族生活，體會到宗教文化以及自然環境如何影響藏族人的飲食、交通、

生活起居等，並藉由團隊存在與否，形成了我與當地的身分認同劃分，形成了本

次雜揉當地觀察、自我認同觀察、族群差異的服務學習報告。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游佩宣 (2019) 我在唐卡傳習所的日子－四川藏區志工服務經驗。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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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覺囊唐卡傳習所，位於中國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縣中壤塘鎮壤塘

村，屬於中國貧困區、包蟲病及大骨節病的重災區。人口組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都是藏族人，當地使用的主要語言為藏語。傳習所由當地活佛嘉陽樂住於 2010

年所創立，在當地政府即外界捐款的聯合支持下，陸續興辦藏醫藥、雕刻、格薩

爾王說唱、藏文書法、時輪藏香、藏服設計、樂器製作、梵音古樂等傳習所。 

  其中「唐卡」是藏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繪畫藝術，是一種以多種礦物為顏料，

並以彩緞裝裱的捲軸畫，畫布大小最大可以高達數層樓，小則僅有幾寸，繪製好

的唐卡多收藏於藏傳佛教的寺院中。而唐卡的類別又區分為彩繪唐卡（可再細分

為金唐、黑唐、朱唐、彩唐）、版印唐卡等，另也有以布匹綢緞代替畫筆的布貼

唐卡（堆繡唐卡）。200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將唐卡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

遺產。 

今年暑假，我跟著四川大學文化行者的志願服務團隊，來到壤塘的唐卡及藏

醫藥傳習所，教授當地學生漢語、衛教、交流西醫、速寫等課程，並進行物資捐

贈、田野調查、舉辦義診、趣味競賽等活動，為期共計十七天。由於團隊預計離

去的日期距離當地縣慶－－壤巴拉文化節不到兩天，於是渴望能更深刻了解當地

藏族文化的我在隊長和當地的同意下，獨自留了下來，並且透過各種機緣巧合，

在當地與許多藏族人產生了退去志願者身分以後的密切互動。 

因此，在此次的報告中，我將以「他者：志願者」以及「我者：朋友」兩個

不同部分，作為我在壤塘縣傳習所所經歷的敘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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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中國貧困區的壤唐縣位於川西地區許多著名自然及人文景點的交界處，如

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及海子山等，因此當地政府也正積極的以當地豐富的覺囊文

化為核心，渴望將其開發成文化旅遊景區，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壤塘縣平均海

拔為三千公尺以

上，且位處偏僻山

區。自成都出發，

需搭乘十小時的

大巴抵達壤唐縣

城，住宿一晚後，

再另外搭乘約一

小 時 車 程 的 山

路，才能抵達此次

服務的目的地：中

壤塘鎮壤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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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者：志願者 

（一）緣起 

本項計畫隸屬於四川大學校內社團的文化行者團隊，該團隊同時擁有近十個

不同服務對象及地點的團隊，其中包括了雲貴川各地苗族、羌族、水族、土家族、

藏族等不同少數民族中的各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進行田野調查、偏鄉教育、社

區營造等為服務核心。 

有意參與團隊的志願者可以從中選擇至多三個團隊參與面試，而我當時選填

了分別以藏族唐卡文化、龍吟苗族、羌族釋比文化為服務核心的團隊作為我的前

三志願。在三個團隊都讓我通過一試時，我選擇了直接書面錄取我的第一個團

隊，於是來到了壤唐，在傳習所遇見了博大精深的唐卡文化，以及度過了難忘的

暑假。 

整個團隊內部有幹部五人，團員超額錄取十一人，成員分別來自：華西臨床

醫學院、生命科學院歷史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公共管理學院、藝術學院、歷

史文化學院、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院、計算機學院、輕工科學與工程學院（服

裝設計系）等，共計十六人，而當中，只有我一個是臺灣人（同時也是年級最高）。 

這次的出隊主要任務落在課程教學與田野調查，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背

景（中共建國七十年）及政府管制下，原先預定的「梵音古樂」由於涉及宗教議

題，故而被迫捨棄於田野調查的主題之外。因此，我們的主要調研則落在唐卡傳

習所內部的唐卡繪畫及藏醫藥。而課程則依照各成員所屬的專業領域作些許的微

調和分配，產生了地理、物理實驗、醫學、速寫、合唱、舞蹈、服裝設計及漢語

課等。儘管課程深具多樣性，然而事前的籌備在我看來並不嚴謹，除了主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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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教等，並無太多關於田野調查和文化風俗的課程學習，其籌備密度比起我在

臺灣所參與過的國內外服務團隊而言，也較為鬆散。 

（二）抵達 

在其餘成員正式抵達前一天，我和兩位幹部及一位成員事先前往目的地，以

提前掌握任何變動的可能。在經過十個小時的大巴後，我們於晚間四點多左右來

到壤唐縣城，於政府合作補助的旅店住宿一晚後，便在隔日啟程前往鎮上，然而

由於當地道路坍方不斷，經常需要進行道路維修，因此當我們行經到一半時，發

現前方正在封路鋪路，考慮到時程問題，一行人只好拖著行李和物資步行一公

里，走過烏煙瘴氣的柏油鋪路段，終於來到封路的另一邊，然而這裡距離目的地

壤唐村還有好一段距離，此時有許多車輛由於封路的關係同樣被擋在黃色警戒線

外寸步難行，而我們在某位願意掉頭載我們一程的善心人士幫忙下，終於來到傳

習所。 

覺囊唐卡傳習所，位於的阿壩州屬於三大藏區裡的安多藏區，以牧民為主，

尚處於觀光化前期的質樸模樣，而我們這次所經歷的道路坍方、修路、步行等，

其實也反映出壤塘地區對外交通不便、資源難以進入的情況。除了貧窮，水資於

中所含的過量重金屬，也使得壤塘縣成為整個阿壩州大骨節病患病人數最多、病

情最重、分布最廣的縣。並在 1992 年，被中國政府列為省定貧困縣；1994 年列

為國家重點扶貧貧困縣；2001 年列為國家新階段扶貧工作重點縣；2004 年則列

為對外開放縣。近年來，更是著力發展並挖掘流傳千年的的覺囊文化，期盼以觀

光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然而在我們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同時也發現觀光帶

來的潛在破壞很有可能影響當地傳統的風俗與文化，並且以我所接觸的傳習所學

生而言，開放當地觀光，並不是他們所樂見的事情。這部分我將在後續的田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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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進行討論。 

 

（三）服務過程 

1. 教學 

  在和校方溝通過後，我們得知傳習所內部為配合我們此次的教學，已將學生

以「漢語」程度區分為高級、中級及基礎班，透過這樣的分班，我們結合原先已

安排的地理、物理實驗、醫學、速寫繪畫等課程，配合開營表演、團隊介紹、義

診、趣味競賽以及閉營活動等，進行為期十五天的服務。 

  而在這期間，我所負責的主要任務是田野調查，另外也由於人手的調配，進

行了一至兩次的漢語及女性基礎生教知識的教學。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我一

個用慣了ㄅㄆㄇㄈ的台灣人必須上台用我所陌生的漢語拼音來教這些藏族人說

中文。 

 

BPMF v.s ㄅㄆㄇㄈ－－語言背後的權力不平等？ 

在教學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他們對於教育的渴望，同時也想起了一開始

和校方接觸時，來自青海藏族的久南校長也不斷強調他的學生目前最需要的就是

漢語教學。漢語就是中國所謂的普通話，對於這些從小土生土長在壤塘地區的藏

族人來說，漢語是他們與外界接觸的第一門檻，如果選擇走出家鄉，就必須擁有

一口流利的漢語，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儘管藏族已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

民族，藏語對於一般人來說，卻依然是陌生而遙遠的語言。縱使四川大學本身有

五位教藏語的老師，也會開設不同地域的藏語1，如安多藏語、拉薩口語等，然

                                                             
1 藏語的分支語言主要分成衛藏方言（拉薩地區）、康巴方言（昌都地區）、安多方言（阿壩地區）等，不同地區所主

要聚居的藏族也不盡相同，而他們之間所使用的藏文雖然相同，但是發音卻不盡相同，並不只是腔調的問題，而是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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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眾多中國學子中願意學習藏語並且從中了解其藏族文化的人可說是少之又

少。除此以外，在中國以「五十六個民族皆是中華民族」的漢本位思想上，也會

以義務教育的方式置入漢語教學，甚至有許多藏族人已失去說母語的能力。但因

為壤塘本身地處偏遠，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同樣匱乏，使得當地母語得以完整保

存，但長期受限於自然條件的貧困，也使得當地藏族青年認為，主動學習漢語，

彷彿是脫貧的第一步。 

但是如同台灣人所慣用的ㄅ

ㄆㄇ，每個語言背後所擁有的文

化脈絡不盡相同，在其他團隊夥

伴流利的在黑板上幫我寫下漢語

拼音，協助我為藏族學生進行漢

語教學時，我感覺一種身為主流

文化的文化霸權。那樣的霸權體

現在我自己明明也會說中文，卻因為在中國沒人看得懂所以不能用ㄅㄆㄇ之外；

也體現在這些幾乎是靠重複音調而記得發音鸚鵡式學習。曾經學習過藏語的我開

始很認真的思考，如果我們今天能夠事先熟稔藏語，那麼這樣的教學，會不會比

較平等一點？ 

 

大學生老師 v.s 唐卡畫師／藏醫師學生－－當老師的資格？ 

類似於上面所提到的不平等問題，還有一直為人所詬病的「大學生志工」這

件事。在台灣及尼泊爾總共參與過五次偏鄉教育服務學習的我，在和這群中國學

                                                                                                                                                                               
發音體系都會隨著地區和藏族的分支而有溝通上的障礙，如嘉絨藏族和安多藏族本身儘管地域相近，所說的藏語卻可能

無法相通。 

▲團隊夥伴替我在黑板上寫下的漢語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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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同參與此次的教學計畫時，我似乎能更加深刻的困惑於我們憑什麼當老師這

件事情。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課程結束後的開會討稐，我提到如果學生們提出我們無

法回應的問題時，應該如何給予回覆，正當我期待大家能針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

時，卻有一個一名團隊成員以不太嚴謹的態度笑著說：「他們應該不會問出我們

回答不了的問題吧，如果真的有的話，那我們隨便敷衍過去也不會被發現啊。」

我忘了當下其他成員的反應是附和還是錯愕，但我記得我非常的憤怒，在強迫自

己冷靜下來後，直接以點名的方式向這位隊員提出我的看法，也就是我接下來論

述。 

傳習所的學生與我們這群大學生的年齡多半相仿，在他們之中，有全校最小

的十三歲藏醫班學生，也有大至三十幾歲的唐卡班學生，然而無論他們的年紀或

大或小，在中國所謂「支教（支援落後地區鄉鎮中小學校教育和管理工作，又稱

義教）」的理念之下，我們這群並不具有教育專業背景的大學生，卻被理所當然

地賦予了「老師」的身分。但是卻幾乎沒有人－包含團隊成員本身以及接受我們

教學的那些學生－會去質疑一件事：我們憑什麼當老師。 

就唐卡繪畫或者藏醫藥等專業藏學領域中，我們一無所知，而傳習所的這群

學生，自然是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們在藏學領域的優異表現，卻在支教的框架

下成為了被忽視的一環。他們之所以會成為「學生」並不是只是單純因為我們擁

有比他們更多的知識，更根本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各種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

差異下，我們在知識上形成了某種「時差」，也就是我們只是比他們提前知道這

些知識而已。然而如果錯誤的將這種知識上的不平等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差距，便

可能間接的強化自己身為老師和他們身為學生的階級，讓縮短教育資源差距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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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學習目的蒙上一層看不見的灰。 

 

2. 田野調查 

覺囊一詞發源自西藏拉孜縣境內的覺摩囊寺，並且獨立成為藏傳佛教中的覺

囊一派2，經過種種政治及歷史因素，使得現今的壤塘為覺囊文化保存最完善的

地區，並且擁有著名的壤唐三大寺：確爾基寺、澤布基寺和規模最大的藏洼寺，

其中又以建於 1378 年的確爾基寺最為古老，寺院中仍保存著七百多年前的壁畫。 

 

寺院、壇城、信仰和觀光 

本次的田野調查，基本上可說是圍繞著傳習所與壤塘三大寺進行，在校方的

協助及聯繫下，我們很幸運的參觀到最古老的確爾基寺以及規模最大的藏洼寺。

儘管礙於語言的限制，參觀確爾基寺時未能全然的了解寺院中所藏的歷史文物及

其意義，而藏洼寺又正在進行整修，然而就寺院本身所能得到的資源以外，背後

所透露出的信仰與價值，同樣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部分。在三大寺及當地佛學院

距離不遠，而同樣在這個區域的，還有一個興建多年的超大新地標－－壇城。 

壇城，或者稱為曼陀羅，指的便是藏傳佛教中諸佛菩薩聚集的神聖場域，類

似於我們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理想聖土，通常由砂畫、唐卡

等方式呈現，而位於壤塘村內的這座巨型壇城（本報告封面右上的金頂建築）便

是依照藏洼寺樓頂中所收藏的壇城所建，據活佛本人所述，實體壇城的興建旨在

實現前任活佛的心意，而壇城未來竣工以後不只能夠作為當地信仰的中心，更能

連帶帶動觀光的發展。然而令人至今難以理解的是，為何耗費巨資興建實體壇城

                                                             
2 藏傳佛教信仰中，依教義即修行方式的不同主要分為最古老的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和因元朝忽必烈將八思巴奉

為國師進而傳入蒙古的薩迦派，以及自清代以來便掌握大權的格魯派等五大派。而覺囊派是否有足夠清晰之教義能夠為

藏學家所承認其為獨立派別，目前仍有許多爭議，然而就壤塘當地的藏族而言，他們的自我認同即為覺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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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卻不將其經費用以緩解當地居民的貧困呢？另外，根據其他團隊夥伴的田

野調查報告中，我們得知「壇城的修建全部由來自尼泊爾的匠人負責，使用的木

料也都由尼泊爾進口，預計修建壇城要花掉四五個億。」 

得知消息的當下我非常驚訝，驚訝於如此貧困的地區竟然還需要仰賴外來勞

力，而非由當地居民自身所付出勞力；除此以外，也相當好奇尼泊爾的勞力如何

引進、其引進過程又是如何。或許因為當地是近乎自給自足的畜牧產業，缺乏建

設壇城相關的土木及建築專業，又或者是因為壤塘當地豐富的文化基底已受到當

地政府相當程度的關注，以至於及在政府的補助下，當地才會引進尼泊爾的勞

力，以協助壇城的興建。 

另外或許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施工地點處處充滿危險，傳習所的孩子們在每

逢十的放假日中最大的休閒，就是到附近的山頭爬山，尤其當地的壤巴拉神山也

在不遠的山頭，因此頻繁的途經危險施工，似乎對這些傳習所的孩子們來說，早

就是家常便飯，然而看在我們這些都市來的孩子，對於這樣的事情，卻總有著隱

隱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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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傳習所、脫貧和認同 

在前言中，曾提及傳習所由當地活佛3嘉陽樂住上師建於西元 2010 年，或許

由於本次團隊係延續自去年的計畫，因此無論是校方，或者是在當地具有相當影

響力的活佛都非常重視我們的到來，在一天晚上我們甚至有幸進到活佛（似乎是

政府為活佛所建的、外面充滿監視器的）家中，與這位傳習所的創辦者進行面對

面的談話。 

在問答過程中，活佛非常清楚的表示，傳習所創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當地的

孩子能夠擁有一技之長，用以作為未來養活自己的工具，並且同樣希望透過技藝

傳承的方式，讓繼承古老智慧的藏學，無論是唐卡繪畫、藏醫藥的研究、藏袍設

計或者是木雕、金工、藏戲、歌唱等，都能夠延續其命脈，為藏族的傳統文化推

廣，進一份力。然而當被問到如何看到開放觀光以後可能遭遇的困境，活佛神色

堅定的告訴我們，這是所有藏族文化都必續面對的問題，觀光產業的推展和趨勢

銳不可擋，因此重點並不應該放在如何躲避它的存在，而是必須學習如何鞏固自

身的傳統價值，以及在面對它時如何不流失、也不迷失對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傳

習所創立的目的，除了在一開始是幫助當地失去家庭的貧困小孩得以有一份養活

自己的工作以外，隨著時代的趨勢和發展，也漸漸成為藏族人找尋認同的地方。

像是提前抵達傳習所當天，我們就遇到一位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的藏族人，

他之所以前來傳習所學習唐卡，便是因為即將到美國讀研究所的他突然認知到自

己儘管會說藏與，卻似乎一直缺乏對自身文化的了解和認同。 

                                                             
3 在藏傳佛教過去政教合一的發展中，活佛具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幾乎每間到達一定規模的寺院都會有自己的活佛，而

活佛就相當於該地區的最高領袖。然而依據派別的不同，其活佛的產生方式也不盡相同，例如格魯派中的活佛就需要以

尋找轉世靈童的方式尋覓下一代活佛，而覺囊派則是從弟子中選拔。 

▲興建中的壤塘新地標－－壇城， 及其施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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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傳習所除了具有收容家庭功能不全的孩子以外，包吃包住免學費的方

式也給予學生得以在經濟無憂的情況下習得一技之長，並且在逐漸完善的體制

下，甚至能夠擁有校方提供的工作機會，同時，本身具有文化傳承意義的傳習所，

也能從中達到文化延續與創造民族認同的目的。 

 

三、我者：朋友 

（一）鏡頭的前後作為一種身分認同 

大部隊離開的那一天，我和孩子們一起目送他們的大巴向前駛去，在過往所

有的服務經驗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我離開了「他者」的標籤，成為與當地

共存的一份子。在剩下的日子裡，我穿著旅館老闆娘借給我的藏袍，趕在早上七

點四十以前，拿著學生會替我借來的飯碗，和他們一起坐在傳習所裡的食堂吃糌

粑、喝青稞酥油茶。一開始，總有好奇的眼光盯著我，或是有人直接上前詢問我，

「妳怎麼沒有離開？」我於是說，「我留下來和你們一起過壤巴拉（當地一年一

▲傳習所外的黑板會讓不同的班級輪流進行美化，圖中為藏醫藥的高級班所寫下的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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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壤塘縣慶）。」然後看見他們對著我笑一笑。那是一段充滿自我矛盾卻無比

快樂和珍貴的時光，一個人留下來成為他們一份子的我，時常掙扎於要不要拿出

手機記錄這些生活點滴：和唐卡班的學生待在教室裡一起畫畫的時候、用餐時和

他們一起吃著我所陌生的食物的時候、被邀請去他們家作客喝茶的時候、沿途看

著他們樸實的背影鑲嵌在美麗山景的時候…… 

之所以不拿出手機拍照，是因為想起電影《一千次晚安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裡，女兒拿起身為戰地記者的母親的相機對著她瘋狂按下快門的那

一幕，刺耳的快門聲簡直就像機關槍掃射的子彈一樣，狠狠地陷入人心。鏡頭的

確能夠記錄美好，有時候卻也是一種帶來侵略的武器。它破壞的不只是對於他人

的尊重，同時也可能破壞了我和他們之間好不容易所創造出的融入。因為在拿出

相機對著他們拍照的同時，我便已經暴露了自己身為他者的身分，割捨了和他們

融為一體的那個位置。於是，最後我的選擇，是用自己的雙眼和感受，將這一切

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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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起當傳習所學生 

在教學過程中，校方特地選出了兩名漢語水平較高的學生擔任我們課堂上的

翻譯。而在其他團隊夥伴都離開村子以後，我受到其中一名翻譯－－斯杰的邀

請，跟她一起進入唐卡班學習繪畫。於是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和傳習所的學生

共同遵守著上下課的鐘聲、排隊等著打飯的隊伍、吃著傳習所提供的免費餐食、

學習如何正宗的喝酥油茶、如何用手將青稞、奶渣、酥油和糖捏成一顆糌把，並

在晚上九點的鐘聲響後，跟著幾位不住校的覺姆4，一起從傳習所走回我所居住

的旅館。 

                                                             
4 覺姆，即為藏傳佛教中的女性出家者。 

▲傳習所內提供學生放置餐具的櫃子。 ▲糌粑和成以前便是由青稞粉、酥油、塘

和奶渣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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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以食為天 

傳習所的基本作息以十天為一單位，上課九天，逢十放假一天，另外同樣會

有寒暑假。上課期間為早上七點二十進校，七點三十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到廣場

跟著大家舉著書本轉圈圈朗誦複習，七點四十會敲鐘通知大家吃早飯，學校食堂

裡有每個學生固定的位子，而從維持秩序到敲鐘，這一切責任都落在傳習所內的

學生會成員身上。幸運的是，除了翻譯斯杰之外，一位和我較為要好的藏醫藥高

級班同學，也是學生會的一員，在他和斯杰的幫助下，我成功的得到了我的飯碗，

並且在校內學生好奇的注視下，和他們一起坐在食堂裡吃飯。 

食堂的伙食多半以藏族的傳統飲食為主，算不上豐盛，甚至他們有時候會以

▲在團隊離開以後我跟著翻譯斯杰在唐卡班用鉛筆所繪製的唐卡線稿（左）和範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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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水代湯，以十天為單位，每幾天都會有固定的餐食，午晚餐食的準備由值日的

班級和一位食堂阿姨所負責，換句話說，值日的班級很有可能會因為需要準備餐

食而減少上課時間。而早上的伙食，多半是簡單的饅頭、稀飯，或者由另外的值

日生於前一天先劈好柴、伴好青稞粉等，隔日同學便可自行取用的糌粑和酥油

茶。總體來說，壤塘所在的藏區由於位處高原，並沒有太優渥的條件可以種植出

豐富的農作物，因此在當地的飲食習慣裡，通常都會帶有酥油、花生等高熱量食

物以支持一整天的熱量消耗。但不知道是基因或者地理環境的關係，在傳習所

裡，縱使有著這麼高熱量的飲食，我卻並沒有看見太多身形過胖的學生。 

 

2. 唐卡班的學生日常 

覺囊唐卡傳習所中的唐卡班分為彩唐、黑唐及布貼唐卡班，另外還有基礎班

及純繪畫班（如壁畫等）。傳習所的規定是七年經過考核者得以畢業，而在這之

前，校方也會提供前往上海傳習基地（類似姊妹校）進行交流的機會。在教學服

務期間，斯杰便已經帶我參觀過不同唐卡班的教室及她所繪製的唐卡，已經在傳

習所待了五年的斯杰所在的班級是彩唐班，而區分的依據主要按照是繪製的布底

顏色，如黑唐班的布底即為黑色、紅唐班則為紅色等等。然而無論布底是什麼顏

色，每個唐卡的顏料都是礦物磨製而成，繪畫前如果遇到顏料凝固的情況，就需

要透過加熱及視情況加水的方式，重新調勻。 

第一次跟著斯杰進到班級裡學習畫卡時，由於前些日子經常在學校裡為自願

參與我們提供的教學的學生互動，因此儘管傳習所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前來參與我

們的課堂，卻也大致知道我們的來歷，於是當我穿著借來的藏袍希望能降低我的

突兀感跟著斯杰進到教室裡時，依然被原班級的學生熱情而好奇地注視，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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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所散發出的我的外人身分，與我身上所穿著藏袍，似乎形成強烈的對比。 

然而當我也逐漸投入在斯杰給我的線稿臨摹後，我才真的感覺到當時活佛告

訴我們，對於傳習所的孩子而言，其實畫唐卡並不只包含繪畫這個動作，更重要

的是繪師在細緻描繪那一筆一畫的過程中，沉澱內心自我、修養自身靈性的過

程，也因此畫唐卡對於藏族人而言，其實也是一種修行。傳習所的一堂課大約九

十分鐘，一開始，我還顯得心浮氣躁，覺得一堂課特別漫長，可越到後來，我發

現畫唐卡並不難，難的是保持絕對的專注。由兔毛、鼠毛或狼豪所製成的細毛筆，

往往不如我們所用慣的原字筆或鉛筆等，然而除了握筆的掌握，更要考慮顏料的

特性，因為有的顏料會因為礦物的屬性，一旦結合空氣，便會依據溫度而有不同

的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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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唐班的顏料櫃。彩唐班使用的顏料會多於黑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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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唐班的學生作品。 

▲唐卡作為藏族藝術中的瑰寶，需要耗費相當大的精力與時間才能習得，以基礎的度量金（即依照經文紀

錄的佛像比例做鉛筆打稿）而言，最少也需要一年的打底，才能進而學習上色。而根據斯杰所說，前三幅

的唐卡繪製會由老師指定範本，依序完成後才可依自己的心意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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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進藏族青年的家庭觀 

 

在傳習所度過完整的一個整天後，我很幸運的聯繫到那位為了尋找民族認同

而前來學習唐卡的藏族人。之所以幸運，是因為雖然他也是第一次來到壤塘這個

地方，但是由於家族的名聲顯赫、子孫滿堂，以致於他在這裡有很多的親戚能夠

相互照應，也是因為他的緣故，讓我深刻感覺到藏族人之間的家庭連帶關係之

強，讓我一個陌生的台灣人都能夠如此自然的成為他們的家人。 

其中最特別的，是我因此認識了一位自小出家的喇嘛，同時也是他們家族中

的弟弟，儘管年紀不過十九歲，卻有豐富的佛學底蘊，以及所有喇嘛應該學會的

技能－－辯經、捏酥油花等，在他身上，我看見宗教與世俗間的界線其實並不需

要那麼壁壘分明，他是一位恪守戒律的出家人，卻也可以是家族中調皮好勝的小

弟，在不同的社會身分下，其實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腳色衝突，只因為我們對於不

熟悉的身分，總會有太過強烈的刻板印象。 

另外還有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女孩，諾金，他是家族中的妹妹，和我同齡，

卻有著超乎常人的成熟，由於藏族依然有著傳統思想上的重男輕女，所以她從小

就必須承擔許多家中的重活，那天我們一起出去玩，只見她一手抱著乾柴，一手

提著我們剛從河裡盛滿的水壺，神色泰然的走在海拔四千公尺高的高原。 

也許是因為曾經也在傳習所待過的緣故，諾金的漢語很好，聊起話來並不像

喇嘛弟弟那樣隔著藏語和漢語的語言障礙，聊天過程中，我感覺她是一個想法非

常現代的女性，於是我問她，未來會希望自己的對象也是一位藏族人嗎，然而她

的回答是，她希望自己的對象能夠由父母選定，最好是個藏族人，因為這樣雙方

父母在接觸時，就不會那麼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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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回答似乎又扣回到我在進行漢語教學時感覺到的文化主流性，由於年

邁的父母一輩已經很難重頭學習漢語，而一般的漢族人又不太可能會對藏族語言

有很深的研究，因此在避免文化衝突和溝通障礙下，就必須選擇預先篩選出和自

己語言文化相近的族群。 

 

在壤塘這塊土地上，孕育了許多豐沛的傳統藏族文化，然而當整個地方文化

成為走向現代化的觀光籌碼時，又會遭遇怎樣的衝突，這是我從壤塘回來以後，

最苦思的問題。有許多的藏族人親口告訴我，藏族人不能沒有信仰，他們不喜歡

沒有信仰的人，然而當這塊土地開放觀光以後，不只會破壞當地的經濟結構，更

會有大批漢族進駐，因而打破當地的人口結構。我不禁思考，當文化成為籌碼，

觀光成為賭局，最大的贏家會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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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能夠有這次的機會來到藏區中最原汁原味的牧區，在和十五位來自

四川大學的中國籍大學生共同完成這次的教學時，平時的交流互動，也讓我深刻

的體會到兩岸對於服務學習上有不同的見解，以及自幼所形塑出的不同思維；和

傳習所中的藏族青年接觸時，從他們身上看見那種不同於中華文化的信仰和質

樸；跳脫出志願者身分時，成為一個同樣被留下來的人，才突然發現原來志願服

務其實也是一件很殘忍的事；透過機緣巧合，看見了藏民家族的緊密連帶，以及

熱情的待客之道。近乎一個月的二十六天，不算短也不算長，卻也是我在同一個

地方進行服務學習最久的一次，當然也是作為整個鎮上唯一一個台灣人的我面對

最多孤獨的一次，然而在這之中，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依然難以被訴說，藏族文化

是非常美的存在，然而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卻是陌生至極的事物，因此希望透

過這次的投稿，能夠帶大家認識這個遠在四川的藏族村落，原來也有這麼多五彩

斑斕的人事物。 

 

四、附錄：壤巴拉文化節 

 

壤巴拉是壤塘的舊名，源自於當地的壤巴拉神山。而壤巴拉節就是整個壤塘

縣的縣慶，為期五天，繼去年於縣城舉辦後，今年正巧選在了傳習所以及三大寺

所在中壤塘鎮，活動包含開幕的煨桑儀式、藏戲表演、跳神、歌舞表演、曬大佛

（展佛）等，也因應著傳習所的存在，即各地的藏族文化傳承，舉辦藏服時裝走

秀、唐卡、藏香、藏醫藥等陳列展覽，而熱愛歌舞是藏族人的天性，傳習所也為

了這次的縣慶選拔出校內的男女學生，特別準備了一支舞蹈。或許是為了替自己

的學校打氣，在歌舞表演的當天早上，傳習所校長集合了唐卡班及藏醫班的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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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一起帶隊至搭建草坪上的舞台看表演，而當時已經從服務隊老師的身分被

默許為傳習所學生的我也在其中。 

在觀看表演的過程中，我親自體會了何謂階級不平等，傳習所的孩子由於

只是孩子，並不具有任何大師的頭銜，因此在遇到其他村鎮前來的大人，特別是

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公務員時，儘管都是藏族人，卻也會有著上下不對等的權利關

係。最讓我感到憤怒的，是當地渴望讓傳習所成為一塊活招牌吸引著各地遊客前

來探詢古老的覺囊文化，卻忽略的給予他們實質的尊重和文化傳承者應有的待

遇，或許，這和傳習所存在的目的有一定程度的扶貧有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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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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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大佛（布貼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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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傳習所的那段故事，就先介紹到這 

 

至於我在壤塘的故事，未完待續 

 

謝謝閱讀 


